
文．圖�培德醫院　專科護理師　張玉幸

問：「請問妳從事哪一行？」

我：「我是護理師，在醫院服務。」

問：「是在哪一家醫院呢？」

我：「在監獄裡的醫院」

對方？？？⋯⋯

沒錯！我是護理師，我在監獄裡的醫院

上班。以上對話經常出現，對方那種驚訝、

新奇、充滿疑問及不解的表情，我完全可以

理解，因為一開始我也是帶著這種複雜且矛

盾的想法踏進本院經營的台中監獄培德醫

院。如今我在培德醫院擔任專科護理師已4

年，4年來，總是有人對培德醫院的一切感到

好奇，而我在這裡也的確看到了不少令人惋

惜、感動、憤慨、傷感甚或是有趣的故事，

這些都是一般醫療服務所難以觸及的。

走進培德醫院，開啟護理生涯新頁

我從事護理工作近20年，陸續待過內
科、外科、普通病房、加護單位，乃至擔任

地區醫院的護理長，對於醫院的型態及環境

相當熟悉，但要進入監獄工作，需要更大的

勇氣及決心。在考慮轉任培德醫院時，曾懷

疑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對於奉公守法、交

友單純的我來說，監獄是連想都不曾想過的

地方，大家對監獄莫不避之唯恐不及，我卻

要深入內部直接跟受刑人接觸，會不會有安

全顧慮呀？況且在監獄服刑的不都是一些

犯了法的人嗎？而我卻要設法減輕他們的痛

苦，協助治療他們的疾病，豈非有違我念護

理的初衷？但換個角度想，監獄被稱為「矯

正機構」，可以導正行為有偏差的人，進而

減少危害社會的事件，如果有機會幫助他們

走上正途，為社會盡一點微薄之力，豈非好

事？

穿梭鐵窗的日子
掀開監獄醫療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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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思量，經過一番天人交戰，我終於

決定迎接新的挑戰。坦白說，在培德醫院工

作真的和一般的醫院很不一樣，除了處理工

作流程與疾病照護之外，還要適應特殊的環

境與及心理的衝突。首先，就從如何上下班

說起吧！

上班門禁森嚴，重重檢查關卡侍候

因為是管理受刑人的單位，當然必須嚴

格監控出入人員，所以我們每天上班從大門

一直到培德醫院的護理站，總共要經過8道

門3個檢查關卡，包括確認身分、檢查隨身物

品、寄放通訊設備等。過程中當然需要由監

獄內的各關卡戒護主管一一開門檢查，下班

亦是如此。可想而知，我們平常是很難訂購

飲料或叫外賣的。此外，如有同事調班，我

們必須提早告知各關卡的戒護主管，不然會

發生無法進入醫院上班的窘事。下班時，也

一定要記得拿好所有要帶走的物品，否則等

到走出醫院才想起有東西忘了拿，那會非常

麻煩的。

這樣的上下班型態雖然很不方便，但是

越嚴格的把關代表監獄內的安全管理越是嚴

謹，越能讓人放心，因此我們當然是絕無二

話地完全配合監獄的檢查制度。

病房出入不易，集中護理一次到位

再來說說病房環境。培德醫院編制共有

67床，每間病房約可容納5-6個病人，包括看

護（亦是受刑人）在內，就有7-8個受刑人齊

聚一室。受刑人只能待在病房裡，不能自由

進出，所以每間病房都設有厚實的鐵門及鐵

窗，門窗終年緊閉。鐵門上有3道鎖，只有

負責住院部門的戒護主管才能開鎖，並且一

次只能打開1間病房。這麼一來，也就考驗
了我們「集中護理」的技巧，要進去哪一間

病房？要做哪些護理工作？準備哪些用具？

必須一次到位，要不然就得麻煩主管反覆開

門，也會影響其他同仁的工作。因此，這裡

的護理同仁大多已練就遇事思慮周密的良好

效率。

有時因為工作繁忙，或是多位同仁一起

進入同一間病房，萬一有人工作尚未完成還

沒出來，或是正蹲著做治療或檢查尿袋、引

流袋時，戒護主管一沒注意，便會發生讓工

作同仁與受刑人一起被鎖在病房裡的事件。

幾乎每位同仁都曾有過這樣的遭遇，我剛碰

到這種事，十分驚慌，腦海中不斷浮現自己

被當成人質談條件的恐怖畫面。如果主管已

經走遠，未能及時發現而馬上回來開門，那

就更是緊張了。

還好受刑人大多想趕快期滿出監，處

處配合規定，不敢造次。有一次，我不慎被

關，還有受刑人安慰我：「不要緊張，我們

不會對妳怎麼樣！」儘管如此，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這種事還是盡量避免的好。後來

如果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還留在病房裡的時

候，我總會一再提醒守在門口的主管：「裡

面還有人！」對於鐵門關起來的聲音也特別

敏感，就怕被鎖，還沒關門前便大喊：「我

還在裡面！」因此現在已很少如此了。

受刑人百樣情，一旁觀察感觸萬千

接下來，談談我們的病人吧！台中監

獄是男監，病人皆為男性，常見的疾病種類

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腸胃道出血、肝硬

化、癌症、蜂窩組織炎、肺炎等。另外，戒

斷症候群、愛滋病、肺結核、精神異常等，

也不算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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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刑人雖然身上刺龍刺鳳，貌似不

善，但在監獄裡的言行舉止大多正常，對於

戒護主管及醫護同仁也都能以禮相待，願意

配合治療。在照護時，我們不免會與受刑人

交談幾句，他們對於自己犯下的罪行反應不

一，有的會懺悔，有的會立志改過，有的則

是不斷喊冤，還有的仍以犯行自豪，認為自

己是英雄。

從中不難發現他們所以會產生觀念行

為的偏差，有些是來自問題家庭的影響，有

些是誤交損友，有些則是個人問題。但基本

上，我覺得他們並非個個十惡不赦，社會正

義感及基本的道德良知，在這裡並未消失。

有時遇到惡劣無理的病人，其他受刑人也會

幫忙勸阻，曉以大義；至於犯下「強制猥

褻」或「妨害性自主」罪責的受刑人，是比

較容易被其他受刑人排擠的。久而久之，我

也慢慢調整了自己的心態，不再用特殊的眼

光去看待他們，只希望他們能夠學會尊重自

己，增加生命的價值感。

鐵窗內異世界，各路高手齊聚一堂

值得一提的是，監獄真的是個人才濟

濟、行家備出的地方。舉凡土木、水電、手

工、廚藝、烘培、書法、油畫、素描、漆

器、陶藝、花藝等，每一樣都有高手潛伏在

此。就拿廚藝來說，監獄裡的尾牙及春節年

菜，正好可以讓這些廚師們大展長才，我有

幸吃過幾次，真的不輸五星級飯店。監獄內

的花圃擺飾、掛畫、漆器等，也全出自受刑

人之手，十分賞心悅目。每年由全省矯正機

構舉辦的受刑人作品展、花燈展等活動，都

是讓一般民眾買到物美價廉東西的好機會。

只想保外就醫，獲悉罹癌竟然很高興

罹患癌症等重大傷病或多重疾病的受刑

人相當多，當腫瘤已轉移或到了末期，或者

需要接受大手術之際，依照規定，家屬可向

監獄申請保外就醫，讓受刑人出監治病。曾

有受刑人被診斷出罹患癌症卻出奇的高興，

一問才知道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因此癌症反

而成為他暫時脫離牢籠的機會。令人感慨的

是，很多受刑人雖然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

但家屬卻遲遲不願提出申請，甚至當他們病

入膏肓，已到瀕死邊緣，監獄的衛生科人員

努力打電話勸家屬前來看他們最後一面，家

屬往往也不願理會。

培德醫院處處可見鐵門鐵窗

連病房也安靜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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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病者一籮筐，醫師必須明察秋毫

培德醫院還經常遇到一些相當特別的

急診案例。受刑人掛急診的原因不一而足，

有些是真的身體不適，有些則是另有目的，

或許是在舍房與人相處不睦，或許是想藉此

逃避某些事，也或許有著一些我們很難深究

的考量。曾有受刑人來看診時說自己嚴重腹

痛或胸痛或下肢無力偏癱，甚至癲癇發作昏

迷，當監方臨時加派人員戒護外醫轉送至本

院進一步檢查，前後耗費了許多醫療資源，

最後的診斷卻是「偽病」。因此，一些較常

來培德醫院值班的醫師總會仔細評估病人主

訴症狀的真偽，但真有疑慮就會立即轉送處

理。

另外，這裡的急診最常遇到吞入異物的

個案，尤其是吞電池，一吞就是2顆、4顆，

甚至9顆、12顆，令我們驚訝不已。這時偉大

的護理人員及看護人員必須擔負起檢查他們

排泄物的重責大任，從排泄物中取出異物，

然後一個一個的數，以確認數字是否符合。

擺脫矛盾情結，一切恪守護理專業

我初入培德醫院工作時，內心交戰不

已，曾經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來調適。眼看著

受刑人為病痛所苦，身為護理人員，本該毫

不考慮的幫他們解除痛苦，但我在這麼做的

時候，往往又看到他們的犯案資料寫著強制

性交、殺人、販毒、詐欺、強盜等等，總會

不由得感到憤怒。想想有多少人因為他們的

犯刑而受盡委曲與折磨，可能造成一輩子的

傷害，也可能是被剝奪了一條性命，毀了一

個家庭或一個組織，而我的付出，豈非增加

了被害人的痛苦？這種想法讓我十分難受。

然而當我看到有些受刑人與家屬會面時

流下懺悔的眼淚，或者看到有些期滿出監的

受刑人，經過監方的教化，言行不再乖戾，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改過自新的謙卑，尤其是

那些大步走出監獄與家屬相擁而泣的畫面，

又總是讓我充滿感動。想到這些受刑人的背

後也許有期待與兒子相聚的年邁母親，也許

有急需父愛的兒女，也許有依賴他們的另一

半，就覺得他們在傷病之際當然應該得到所

需要的醫療照護。

我不是人權人士，不是執法人員，不

是教誨師，更不是神職人員，無法以個人的

想法來判決一個人；我不是加害人家屬，也

不是被害人家屬，無法以個人的觀感來評斷

一個人。護理是我的工作，幫助病人減輕疼

痛、促進健康是我的職責，不管對方是任何

身分、任何種族、任何地位，我都必須盡我

最大的努力。至於受刑人犯下的罪，就交給

上天及專業人士來處置，醫護人員無權介

入，不過在工作中藉機給予勸導及糾正，倒

是我們經常做的事。

培德醫院入口處的氣氛與一般醫院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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